
又
到
了
全
國﹁
兩
會﹂
時
間
，
北
京
的
天
，
乾

而
冷
。
霧
霾
沒
有
預
想
中
那
樣
遮
天
蔽
日
，
長
久

浸
潤
在
南
方
濕
潤
空
氣
裡
的
鼻
腔
，
還
是
嬌
嫩
的

適
應
了
好
幾
天
，
才
略
微
暢
快
了
些
。
忙
裡
偷

閒
，
跟
幾
個
女
記
者
朋
友
一
起
，
在
崇
文
門
的
馬

克
西
姆
餐
廳
喝
東
西
聊
天
，
聽
她
們
感
慨
身
為
女
記

者
的
諸
多
不
易
。

供
職
於
新
媒
體
的
小
謝
是
個
軍
嫂
，
丈
夫
常
年
戍

守
邊
疆
。
說
起
兩
年
前
獨
自
在
醫
院
生
孩
子
的
事

情
，
依
然
記
憶
深
刻
。
離
預
產
期
還
有
二
十
多
天

時
，
她
還
在﹁
兩
會﹂
報
道
的
後
方
緊
張
地
做
着
新

媒
體
的
編
輯
工
作
。
上
完
晚
班
回
到
家
，
已
是
九
點

多
鐘
，
才
準
備
洗
漱
休
息
，
肚
子
突
然
隱
隱
作
痛
。

﹁
白
天
只
顧
着
編
輯
稿
件
，
電
話
打
欠
費
了
也
沒

顧
上
去
充
值
，
結
果
悲
催
了
，
都
無
法
打
電
話
叫
車

子
來
接
我
去
醫
院
。﹂
情
急
之
下
，
她
只
好
忍
着
陣

痛
，
自
己
打
開
電
腦
，
在
網
上
聯
絡
了
一
部
車
子
送

她
去
醫
院
。

謝
天
謝
地
，
儘
管
孩
子
比
預
產
期
提
早
了
二
十
多

天
降
生
，
總
算
是
母
子
平
安
。﹁
現
在
想
想
還
覺
得

可
怕
，
做
個
女
記
者
還
想
生
孩
子
，
真
是
不
容

易
。﹂

同
樣
已
是
兩
歲
孩
子
媽
媽
的
望
望
，
一
坐
下
來
就
頗
為
自
責

的
感
嘆
，
她
媽
媽
昨
晚
總
算
平
安
從
手
術
室
出
來
了
。﹁
手
術

做
了
五
個
半
小
時
，
還
好
我
弟
弟
在
照
顧
她
，
讓
我
可
以
安
心

工
作
，
發
憤
圖
強
。﹂

望
望
的
媽
媽
身
體
不
好
，
赴
京
報
道﹁
兩
會﹂
的
前
一
天
，

她
還
陪
着
媽
媽
在
醫
院
檢
查
。
去
年
她
也
參
加
了
全
國﹁
兩

會﹂
的
新
聞
報
道
，
每
天
起
早
貪
黑
，
像
個
男
生
一
樣
，
衝
鋒

在
各
個
新
聞
現
場
。
持
續
兩
周
多
的﹁
兩
會﹂
工
作
剛
一
結

束
，
她
就
啟
程
趕
回
深
圳
，
因
為
來
之
前
，
她
把
一
歲
多
的
兒

子
託
付
給
潮
州
的
婆
婆
帶
。

本
來
想
稍
稍
休
息
一
下
，
再
去
潮
州
把
孩
子
從
婆
婆
家
接
回

來
。﹁

可
是
當
我
聽
我
婆
婆
說
，
我
兒
子
知
道
我
要
來
接
他
，
午

覺
就
不
肯
睡
，
一
定
要
等
媽
媽
。
我
一
聽
就
受
不
了
了
，
當
時

就
哭
着
又
開
了
五
個
多
小
時
的
車
，
趕
回
了
潮
州
。﹂

馬
克
西
姆
餐
廳
的
咖
啡
，
溫
熱
而
濃
郁
，
輕
啜
一
口
，
唇
齒

間
略
略
沾
染
上
的
苦
澀
味
道
，
迅
速
在
舌
尖
上
蕩
漾
。
無
論
多

麼
艱
辛
的
經
歷
，
事
後
再
說
起
來
，
都
是
風
輕
雲
淡
，
唯
不
敢

一
一
細
想
。
許
多
曾
經
令
人
淚
崩
的
場
景
，
過
了
多
少
年
，
淚

痕
都
在
，
只
是
經
過
磨
礪
的
內
心
，
不
願
再
輕
易
流
露
出
柔

弱
。從

事
過
新
聞
業
的
人
，
都
知
道
這
樣
一
句
行
話
：
女
人
當
男

人
用
，
男
人
當
牲
口
用
。
這
還
是
以
前
做
媒
體
時
，
必
須
要
每

日
面
對
的
工
作
強
度
。
現
在
，
紙
媒
和
電
子
媒
體
，
被
可
即
時

傳
播
資
訊
的
新
媒
體
，
衝
擊
得
東
倒
西
歪
，
新
聞
從
業
者
的
工

作
節
奏
，
也
跟
着
變
本
加
厲
。
為
了
生
存
下
去
，
幾
乎
所
有
的

傳
統
媒
體
，
都
創
辦
了
可
以
二
十
四
小
時
滾
動
更
新
的
新
媒

體
。
二
十
四
小
時
的
工
作
壓
力
，
男
記
者
尚
須
竭
盡
全
力
，
為

人
妻
母
的
女
記
者
，
個
中
不
為
外
人
所
知
曉
的
心
酸
，
無
論
何

時
提
及
，
都
注
定
是
要
淚
點
滿
屏
。

女記者的心酸事

正
如
故
宮
後
人
歐
陽
定
武
所
說
的
：﹁
文

物﹃
南
遷﹄
奇
蹟
，
是
一
場
舉
國
合
力
。﹂

﹁
它
絕
對
不
是
一
個
博
物
院
院
長
、
幾
個

知
識
分
子
就
能
做
到
的
，
那
個
時
候
，
有
軍

隊
護
衛
，
有
人
民
支
援
。﹂

他
告
訴
記
者
，
文
物
運
出
北
平
時
，
每
節
車
廂

都
有
軍
警
，
火
車
經
過
的
每
個
分
段
，
地
方
都
會

派
出
軍
力
，
一
些
路
段
還
設
有
騎
兵
，
沿
路
跟
着

火
車
跑
。

﹁
到
了
樂
山
，
存
放
文
物
需
要
佔
用
人
家
的
祠

堂
，
幾
個
村
子
的
族
人
沒
有
二
話
。﹂

他
說
：﹁
包
括
到
人
生
地
不
熟
的
地
方
招
募
工

人
、
找
船
、
談
價
這
類
事
，
很
多
地
方
百
姓
都
會

包
下
來
，
他
們
也
覺
得
這
是
責
任
。﹂

這
些
價
值
連
城
的
文
物
落
在
老
百
姓
手
上
，
竟

無
一
人
心
懷
妄
念
、
貪
念
，
而
是
一
心
一
意
地
珍
之
重
之
地

予
以
保
護
。

當
年
告
別
樂
山
安
谷
鄉
村
民
時
，
為
答
謝
當
地
老
百
姓
無

私
的
義
助
，
馬
衡
帶
來
了
親
自
手
書
的﹁
功
侔
魯
壁﹂
木
匾

六
塊
。

木
匾
上
端
蓋
了﹁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政
府
印﹂
，
分
別
贈
予

曾
給
南
遷
文
物
提
供
庇
護
的
朱
潘
劉
三
氏
祠
、
宋
氏
祠
、
趙

氏
祠
、
陳
氏
祠
、
易
氏
祠
和
梁
氏
祠
六
座
祠
堂
。

﹁
功
侔
魯
壁﹂
典
出
秦
始
皇
焚
書
坑
儒
。

為
搶
救
中
華
文
化
，
孔
子
的
九
代
孫
將
禮
記
、
尚
書
、
論

語
、
春
秋
、
孝
經
等
儒
家
竹
簡
，
藏
於
曲
阜
孔
府
的
一
堵
牆

內
。到

了
漢
武
帝
時
，
魯
恭
王
劉
餘
擴
建
宮
室
，
拆
牆
發
現

之
，
使
儒
家
經
典
得
以
後
傳
。

﹁
侔﹂
，
在
古
漢
語
中
是﹁
比﹂
的
意
思
。

﹁
功
侔
魯
壁﹂
，
意
為
保
藏
故
宮
國
寶
的
功
勞
，
可
以
與

魯
壁
藏
書
相
提
並
論
。

換
言
之
，
馬
衡
手
書
的﹁
功
侔
魯
壁﹂
，
是
將
樂
山
安
谷

鄉
人
民
護
寶
的
行
動
，
與
孔
子
第
九
代
嫡
孫
孔
鰣
在
家
中
牆

壁
夾
縫
裡
保
存
聖
人
書
籍
的
功
勞
相
媲
美
。

幾
十
年
後
，
特
別
是
文
革
，
無
論
城
市
還
是
鄉
村
，
不
少

古
蹟
文
物
被
人
為
的
摧
毀
坍
塌
，
安
谷
鄉
的
祠
堂
也
因
而
廢

敗
、
消
失
，
六
塊
木
匾
或
被
毀
棄
，
或
被
鋸
斷
，
已
面
目
全

非
了
。

二
零
一
零
年
，
年
逾
古
稀
的
村
民
王
聯
春
和
劉
文
龍
靠
自

己
出
資
重
建
了
朱
潘
劉
三
氏
祠
，
闢
為
故
宮
南
遷
史
料
陳
列

館
。他

們
和
安
谷
老
夥
伴
們
四
處
尋
找
文
物
南
遷
時
留
下
的
物

件
兒
，
其
中
有
丟
了
壺
蓋
的
白
瓷
茶
壺
、
銹
漬
斑
斑
的
燭

台
…
…
還
有
三
塊﹁
功
侔
魯
壁﹂
木
匾
的
局
部
，
恰
好
可
以

完
整
拼
出﹁
功
侔
魯
壁﹂
四
個
字
。

王
聯
春
還
從
樂
山
市
檔
案
館
複
印
到
了
故
宮
先
輩
歐
陽
道

達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離
開
那
裡
時
留
下
的
感
謝
信
：﹁
…
…
本

院
遷
儲
貴
縣
轄
境
安
谷
鄉
文
物
，
感
荷
貴
縣
政
府
始
終
愛

護
，
並
於
典
守
事
宜
隨
時
惠
予
指
導
。
八
載
於
茲
，
文
物
賴

以
安
然
無
恙
，
而
先
後
移
運
工
作
，
復
存
熱
心
協
助
，
藉
以

利
便
進
行
…
…
。﹂

更
叫
王
聯
春
驚
喜
的
是
，
他
還
收
到
了
歐
陽
道
達
的
兒
子

歐
陽
定
武
從
北
京
寄
來
的
南
遷
文
物
老
照
片
和
歐
陽
道
達
先

生
生
前
用
過
的
毛
筆
。(

「
戰
時
故
宮
文
物
南
遷
記
」
之
六
）

功侔魯壁

母
乳
的
好
，
當
然
人
人
知
道
。
近
來
看
到
兩
個
媽

媽
的
親
身
驗
證
，
更
是
十
分
有
趣
。

媽
媽
A
是
微
生
物
學
家
，
一
次
把
自
己
的
母
乳
放

到
顯
微
鏡
之
下
，
看
到
林
林
總
總
的
小
點
在
游
來
游

去
，
包
括
白
血
球
、
脂
肪
球
，
還
有
約
四
百
種
的
營

養
素
，
是
配
方
奶
的
八
倍
。
而
她
也
將
配
方
奶
放
到
顯
微

鏡
之
下
，
一
片
死
水
，
什
麼
活
的
東
西
也
沒
有
。

媽
媽
B
在
孩
子
生
病
時
，
偶
爾
發
現
自
己
泵
出
來
的

奶
，
與
平
時
不
同
。
後
來
發
現
，
是
因
為
抗
體
增
多
了
，

所
以
顏
色
深
淺
不
同
了
。
原
來
，
親
餵
寶
寶
時
，
寶
寶
的

唾
液
會
經
過
媽
媽
的
乳
頭
，
進
入
媽
媽
體
內
。
唾
液
裡
的

細
菌
或
病
毒
，
會
刺
激
媽
媽
的
免
疫
大
軍
，
製
造
更
多
抗

體
，
供
給
寶
寶
，
這
是
一
個
互
動
的
過
程
。

但
有
趣
的
是
，
二
三
十
年
前
，
所
有
醫
院
也
派
奶
粉
，

不
鼓
勵
母
乳
。
這
個
簡
單
的
故
事
，
說
明
了
健
康
知
識
在

社
會
進
步
的
過
程
中
，
從
來
都
在
一
直
改
變
。
從
前
，
未

有﹁
科
學﹂
，
口
耳
相
傳
，
由
老
人
家
教
年
輕
一
輩
，
講

究
經
驗
。
然
後
社
會
進
步
，
科
學
進
步
，
有
不
同
的
專
家

給
意
見
，
又
有
不
同
的
商
家
、
藥
廠
提
供
產
品
。
然
後
政

府
或
中
立
的
權
威
機
構
，
時
而
批
評
那
些
專
家
，
時
而
又

叫
人
聽
專
家
的
說
話
，
看
得
人
眼
花
繚
亂
。

各
國
及
世
衛
多
年
縱
容
奶
粉
商
，
沒
有
批
評
其
聲
明
之
餘
，
更
讓

其
進
駐
各
醫
院
診
所
，
到
一
天
發
現
醫
療
系
統
負
擔
不
了
過
多
病

童
，
重
新
聲
明
母
乳
的
偉
大
，
才
鼓
勵
各
國
政
府
重
新
執
掌
話
語

權
，
力
陳
母
乳
的
好
處
。

我
想
說
的
是
，
在
一
眾
科
學
與
商
業
糾
纏
的
生
態
下
，
我
們
如
何

能
分
辨
什
麼
是
好
是
壞
？
以
上
兩
位
媽
媽
示
範
了
親
身
驗
證
，
但
若

不
能
驗
證
，
其
實
循
最
原
始
的
方
法
就
可
以

︱
尊
重
身
體
的
結
構

及
大
自
然
的
定
律
。

母
乳
就
是
寶
寶
在
媽
媽
懷
裡
吃
的
，
應
該
一
直
吃
，
直
至
加
入
食

物
。
親
餵
才
能
保
持
互
動
，
不
只
是
親
子
感
覺
，
更
造
就
媽
媽
能
迎

合
抗
體
的
創
造
、
寶
寶
的
生
長
需
要
，
奶
泵
應
該
是
輔
助
及
必
要
時

才
用
。
加
進
食
物
時
，
為
何
要
執
着
有
機
或
至
少
非
基
因
改
造
？
也

是
同
一
道
理
，
每
種
生
物
也
是
大
自
然
互
動
下
的
成
果
，
基
改
食
物

和
大
自
然
食
物
被
營
養
師
說
成
是
相
差
無
幾
，
我
們
不
能
判
斷
，
不

如
就
由
原
始
直
覺
去
告
知
我
們
。

多
相
信
大
自
然
定
律
，
對
寶
寶
的
健
康
有
益
。

母乳的偉大

風
燭
殘
年
，
這
句
成
語
說
是
老
年
人
的
景

況
。﹁
殘
年﹂
，
就
是
來
日
無
多
，
壽
命
有

限
，
故
曰﹁
殘
年﹂
。﹁
風
燭﹂
，
把
人
的

生
命
比
作
風
中
之
燭
，
表
示
燭
光
可
能
隨
時

被
風
吹
滅
。﹁
風
燭
殘
年﹂
，
形
容
老
年
人

的
情
景
，
唯
妙
唯
肖
。

風
燭
殘
年
，
更
多
是﹁
形
單
影
隻﹂
單
獨
的
一

個
人
，
只
能
是
照
影
成
兩
人
。

自
從
老
伴
去
世
，
我
就
是
如
此
。
孩
子
們
各
有

各
的
家
庭
，
各
有
各
的
活
動
。
最
愛
的
小
孫
子
，

也
隨
他
父
母
，
風
流
快
活
去
了
。
只
因
為
他
的
母

親
，
要
申
請
來
港
探
親
居
留
證
件
，
才
需
要
我
這

個
老
父
，
千
里
迢
迢
，
花
十
幾
個
鐘
頭
時
間
，
回

東
莞
去
為
她
辦
來
港
通
行
證
。

﹁
稚
兒
不
知
爺
爺
累
，
辦
證
只
為
子
孫
忙
，
老

邁
仍
為
此
奔
波
，
兒
媳
巧
平
知
恩
否
？﹂

臨
時
寫
下
這
首
打
油
詩
，
當
然
毫
無
平
仄
可
言
。

春
節
將
到
，
兒
女
各
有
各
的
活
動
，
有
的
回
鄉
探
親
，
有

的
要
去
杭
州
探
望﹁
契
媽﹂
，
老
人
孑
然
一
身
，
未
必
有
人

照
顧
，
也
只
好
認
命
了
。

小
孫
子
有
時
放
學
回
家
，
獨
自
一
人
在
玩
他
的
玩
具
或

iPad

，
還
會
和
爺
爺
炫
耀
其
砌
成
的﹁
傑
作﹂
。
但
他
的
父

親
一
回
來
，
便
帶
他
出
去
玩
耍
，
把
老
父
撇
在
一
旁
。

近
日
的
情
緒
特
別
壞
，
報
載
當
前
每
十
個
長
者
就
有
一
個

患
上
抑
鬱
症
。
不
過
，
據
醫
生
評
論
，
主
要
是
經
濟
壓
力
和

社
交
網
絡
萎
縮
，
但
我
完
全
沒
有
這
兩
個
問
題
，
特
別
是
社

交
活
動
，
多
得
應
接
不
暇
。
每
周
其
實
大
概
只
有
兩
三
頓
飯

才
會
在
家﹁
享
受﹂
家
傭
的﹁
不
良﹂
飯
菜
。
可
能
正
因
為

如
此
，
抑
鬱
症
才
不
會
上
身
。
只
是
回
到
家
裡
，
孤
獨
感
又

會
強
烈
起
來
。

我
深
深
感
到
，
一
個
人
的
感
情
生
活
比
物
質
生
活
要
重
要

得
多
，
特
別
是
像
我
這
種
膽
汁
型
的
人
。

也
許
是
天
氣
的
關
係
，
天
氣
太
冷
，
戶
外
活
動
太
少
，
龜

縮
在
家
裡
或
辦
公
室
中
，
孤
獨
感
更
為
強
烈
。
記
起
巴
金
先

生
追
憶
亡
妻
蕭
珊
的
描
述
，
說
逝
去
的
蕭
珊
小
聲
地
囑
咐

他
：﹁
你
有
什
麼
委
屈
，
不
要
瞞
我
，
千
萬
不
能
吞
在
肚
裡

啊
！﹂ 孤獨感

中
國
古
代
的
學
問
，
最
令
人
詬
病

的
，
是
其﹁
不
夠
科
學﹂
。
這
是
我
們

今
天
站
在﹁
科
學
至
上﹂
的
立
場
，
回

看
古
人
智
慧
所
得
出
的
結
論
。
無
可
否

定
，
古
代
人
的
認
知
範
圍
中
，
有
不
少

以
偏
概
全
、
不
符
事
實
的
地
方
。
但
是
，
我

們
不
能
忽
略
，
古
時
候
有
許
多
見
解
，
原
本

可
以
發
展
為﹁
科
學﹂
，
或
者
與﹁
科
學﹂

有
關
。

只
是
，
當
時
的
人
們
把
它
們
當
作
神
話
、

鬼
故
事
看
待
，
沒
有
深
究
，
只
當
作
奇
聞
趣

事
，
十
分
可
惜
。
比
較
有
名
的
例
子
，
有

︽
聊
齋
誌
異
︾
的
一
則
故
事
。
閣
下
即
使
沒

有
細
讀
過
︽
聊
齋
︾
，
也
應
該
聽
說
過
它
的

大
名
。
這
本﹁
講
鬼
古﹂
的
經
典
著
作
，
輯

錄
了
如
︽
聶
小
倩
︾
、
︽
畫
皮
︾
等
故
事
。

其
中
一
則
，
名
為
︽
山
市
︾
，
講
述
有
人

看
到
天
空
出
現
一
個﹁
城
郭﹂
，
當
中
有
宮
殿
、
高
樓

等
建
築
，
還
能
看
見
人
來
人
往
。
人
們
大
吃
一
驚
，
把

這﹁
天
空
之
城﹂
當
作﹁
鬼
市﹂
。
到
了
今
天
，
我
們

知
道
，
這
應
該
就
是﹁
海
市
蜃
樓﹂
，
是
由
大
氣
中
光

線
折
射
而
成
的
自
然
現
象
，
並
不
是
鬼
魅
作
怪
。

古
人
容
易
用﹁
玄
虛﹂
的
方
式
來
解
讀
一
些
未
知

的
、
可
能
突
破
認
知
範
圍
的
東
西
，
把
它
當
作﹁
離

地﹂
的﹁
山
市﹂
，
忽
略
其
中
的
現
實
作
用
。
那
麼
我

們
呢
？

天
命
不
禁
思
考
，
有
時
候
一
些
人
看
待
玄
學
，
也
把

它
當
作﹁
離
地﹂
的﹁
城
市﹂
一
樣
，
忽
略
它
的
現
實

功
用
。
尤
其
是
在
現
在
的﹁
科
學﹂
社
會
，
如
果
執
意

要
用﹁
科
學﹂
這
把
尺
子
量
度
玄
學
，
難
免
引
起
偏

見
。
但
是
，
這
兩
者
本
來
就
屬
於
不
同
的
思
維
系
統
，

又
如
何
用
同
一
把
尺
子
來
衡
量
呢
？

不
同
的
思
維
方
式
，
都
有
可
能
在
講
述
世
間
真
理
，

只
是
側
重
點
各
有
不
同
。
誰
也
難
以
得
知
世
間
道
理
的

全
部
︵
科
學
也
大
有
未
知
的
領
域
︶
，
於
是
相
互
補

充
。
在
天
命
心
中
，
這
些
探
究
真
理
的
方
法
，
都
不
是

﹁
離
地﹂
的
，
而
是
有
現
實
功
用
的
。

堅「離地」市﹖

又到廈門，給我最深的印象是，街上的士不
少，但即使空車，停也不停，揚長而去的更多。
只好傻等，怪不得人人有條件都買車啦！我們好
在有在當地經商的阿順夫婦接應，外出沒有問
題。
那天去廈門，又是遲飛，一個人在機場流浪，
躲進速食店喝下午茶，雞翼加咖啡，一面看《香
港文化十論》。等到吃完喝完，一看錶，要等候
的機還未能起飛。只好先去茶舖聊天，吃新摘的
楊梅。記得在機場時有個中年婦人要錢，說餓
了，要買麵包吃。本來想給，但給人制止，說，
機場裡很多這樣的人，你給得幾多？我一想，在
香港，已經有好幾次給人博同情騙去幾百塊，有
一次在中環天星碼頭附近，有個中年人迎面而
來，抓着我的手便嚷道：「啊呀！你不記得我
了，我是你小學同學呀！」當時天已昏暗，我吃
了一驚，心想並不認識他呀！腦子還沒完全反應
過來，那人又繼續訴苦，「你沒看電視新聞呀？
我家剛給燒掉，現在我連飯錢都沒有了，你給我
兩百塊啦，明天我上你公司還你好嗎？」看他一
臉真摯，也沒細想，就掏出錢給他了。這才想
起，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哪裡辦公呀，事後給朋友
笑話同情心爆棚。既然如此，機場偶遇，萍水相
逢，於是便轉身離去，但心中慼慼：萬一她真是
餓了一天呢？回頭已不見其蹤影。也不能怪我，
如今詐騙案頻頻，不久前就有在哈爾濱的大學同
學C告訴我，有人冒充是我，去電說，要一萬塊
急用，叫他匯款至某一戶口，他差一點上當。如

今世道，叫人無法輕信，尤其是素不相識之陌生
人。世故嗎？是的，但沒辦法，不世故，就需準
備隨時給人詐騙。金錢損失還不太要緊，給人背
後取笑是個傻瓜才不值呢！
但在廈門晚飯時，阿順忽然在夜色中瞥見飯館
玻璃窗外，有個穿着整齊中山裝的中年男人在徘
徊，做了個肚子餓的姿勢，我們本待不理，但阿
順卻吩咐女服務員把飯菜捧過去。但見那人接
下，又是敬禮又是鞠躬，我暗想，看樣子他也是
個知識分子吧？何至於淪落至此？他背後到底有
什麼樣的一個故事？
故事是有的，走向廈門大學圖書館的時候，門
前流動的公益演講海報，把我的陶姓，還原成繁
體字的「塗」了。有人提議向主持人提出，我說
不必了，反正留意的也就是我自己罷了。只是覺
得鞋底不得勁，記起來了，在莆田的時候，鞋底
突然張開，我以為就此報銷，不料他們看了看，
說沒事，只不過沒黏實，找個補鞋匠就可以了。
識途老馬領着我們，來到城裡一處小弄堂式的過
道，矮凳上坐着一個中年補鞋匠，戴着老花眼
鏡，正低頭補鞋。別看那處貌不驚人，顧客，尤
其是中年女顧客還真不少。我補一雙後腳跟，只
收人民幣五元。同去的新加坡客人L笑道，可以
考慮來這裡擺檔了！他給我的印象，並非人家說
的那麼樸實，我的感覺是講起話來，往往有自誇
的成分。但那也不要緊，萍水相逢，只不過一段
同路而已，幾天後便分道揚鑣，何必認真？
住在莆田的御莊園溫泉度假村，倒是很好的享

受，早上的自助餐在花園裡兜兜轉轉，爬上爬下
才找到，但環境好，路牌指示清晰。可惜食物品
種雖多，但我們哪裡吃得動那麼多？尤其晚上去
會所推拿，沿途見到一些穿泳衣的女人、光膀子
的年輕男人在走來走去。
回到廈門，想找足浴，樓上一間，望上去黑咕
隆咚的，沒上去就打退堂鼓了。《水滸傳》裡的
母夜叉孫二娘立刻浮現在眼前，萬一是販賣人肉
包子的黑店呢？任何聯想都沒什麼道理可言，但
心理阻隔卻足以制止我登上去了。回頭但見街面
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哪裡有什麼黑店？！
坐在酒店頂樓的會所餐廳遙望，海那頭是鼓浪

嶼，在夜色中仿似夢中的樓船，在大海中漂浮。
記得那回去閩西，經過廈門，我撥手機給友人，
卻在泡溫泉。本來也只是打個招呼而已，並不打
算叨擾，所以也沒什麼失望。人在旅途，有時不
免便相忘於江湖了。
但鼓浪嶼我倒是熟，去過幾次。記得上世紀八

十年代初，詩人C陪我前往，想去探望詩人舒
婷，不料她去廬山開筆會去了，我在她爸爸的引
領下，只看到她當時未出嫁前在鼓浪嶼小房子書
桌前的那把老藤椅。那時只流行水壺似的大哥
大，不但攜帶不便，價值也不菲。輕便手機還沒
有面世，出門自然全靠公用電話聯絡，何況當時
公用電話既少，私人用的更是萬中無一，全靠公
用電話傳呼。想去探望人，許多時候只好撞彩
了。記得那時在北京讀書，騎着自行車亂逛，事
先也不知道誰是否在家。我還記得，蔡其矯送我
到鼓浪嶼碼頭，我往前走，他突然高喊一聲，我
回過頭去，原來是他交給我當時即將在福建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小說散文集《香港內外》寫的序
言。這一晃，三十多年就過去了，恍如昨天的事
情，依然歷歷在目。

後來又去鼓浪嶼，到舒婷成家後的祖屋小坐，
她家門前有一顆老榕樹，當時是颱風過後，那棵
老樹給吹倒了，幸好沒壓在房頂上。只是都過去
好多年了，記憶的烙印在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不同
的痕跡，那也是自然的事情。
還是去推拿吧，請酒店服務員截的士，那司機
並不熟路，找半天也找不到，開到路口便停車，
說，你們下去找找吧，就在附近。只好下去，面
前有許多擺地攤的小販，問「世紀陽光」，但都
一問三不知，只好到藥店打聽，那個年輕女售貨
員很熱情，打電話去問地址，原來就在左近。回
程也由推拿店護衛員到大街上叫車，一上車，的
士司機便抱怨：早知不要拐進來，這麼麻煩！
噢！唔憂做啩？難怪廈門的士好難搭。

廈門！廈門！

亞
視
因
經
營
不
善
，
資
金
不
足
，
長
期
拖

欠
員
工
薪
金
，
不
獲
政
府
續
牌
，
四
月
一
日

要
停
播
，
卻
禍
不
單
行
，
臨
時
清
盤
人
決
定

提
早
遣
散
亞
視
全
體
員
工
，
亞
視
勢
被
迫
提

早
於
上
周
五
︵
三
月
四
日
︶
停
播
。

而
萬
料
不
到
在
牌
照
有
效
期
尚
餘
二
十
七
日
的

時
候
︵
四
日
︶
，
新
投
資
者
司
榮
彬
，
在
千
鈞
一

髮
之
際
出
手
，
令
提
早﹁
關
機﹂
大
結
局
戲
劇
性

出
現
轉
機
，
過
程
亦
十
分
戲
劇
性
，
猶
如
獻
贖
金

救
人
質
。

就
在
盛
傳
亞
視
停
播
當
日
早
上
，
亞
視
股
東
代

表
召
開
記
者
會
作
出
反
擊
，
各
代
表
一
字
排
開
，

氣
勢
如
虹
，
叫
人
愕
然
的
是
，
他
們
在
鏡
頭
面
前

打
開
一
個
手
提
箱
，
晒
出
裡
面
放
了
一
叠
叠
千
元

港
幣
現
鈔
，
報
稱
有
五
百
萬
現
金
及
展
示
一
張
五

百
萬
元
的
支
票
，
代
表
稱
是
司
榮
彬
準
備﹁
送
給

亞
視﹂
的
。
既
然
這
麼
大
方
慷
慨
，
為
何
不
早
些

﹁
送﹂
來
，
以
解
員
工
燃
眉
之
急
？
不
過
，
金
光

耀
目
的
千
元
現
鈔
下
，
疑
以
其
他
物
件
墊
高
紙

幣
，
底
部
紙
幣
也
是
紅
色
，
似
是
百
元
鈔
票
，
而

非
表
面
的
千
元
大
鈔
。

同
場
他
又
公
佈
未
來
三
年
百
億
︵
港
幣
︶
大
計
，
更
播
放

亞
視
未
來
三
年
的
百
億
投
資
大
計
的
宣
傳
片
，
又
稱
將
會
發

展
八
大
頻
道
，
真
是
信
不
信
由
你
。

現
司
榮
彬
一
方
承
諾
向
亞
視
提
供
八
百
萬
元
，
亞
視
將
重
新

聘
請
一
百
六
十
名
員
工
，
並
在
日
前
向
他
們
支
付
三
月
份
薪

金
，
以
維
持
營
運
至
四
月
一
日
牌
照
最
後
限
期
，
算
是
續
命
成

功
，
但
未
來
二
十
多
日
，
會
否
出
現
變
數
則
不
得
而
知
。

提
早﹁
關
機﹂
事
件
輕
鬆
一
面
，
是
各
傳
媒
都
派
出
記
者

到
亞
視
位
於
偏
遠
的
大
埔
廠
房
外
等﹁
關
機﹂
，
謔
稱﹁
等

死
隊﹂
。
亞
視
將
亡
，
卻
為
小
販
製
造
了
一
個
商
機
，
幾
十

個
記
者
在
亞
視
門
外
守
候
，
附
近
無
任
何
便
利
店
之
類
，
記

者
日
曬
雨
淋
，
由
早
上
等
到
傍
晚
已
水
盡
糧
絕
。
就
在
此

刻
，
救
星
到
，
小
販
大
姐
推
着
滿
車
冰
鎮
樽
裝
飲
料
到
場
，

還
有
熱
騰
騰
的
魚
蛋
、
燒
賣
、
炸
雞
翼
供
應
，
價
格
又
相

宜
，
吸
引
一
眾
記
者
湧
前
購
買
。
小
販
大
姐
觸
覺
敏
銳
，
得

到
幾
百
元
生
意
進
賬
。

亞視戲劇性續命

百
家
廊

陶
然

楊天命

天言天言
知玄知玄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查小欣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趙鵬飛

鵬情鵬情
萬里萬里

彥 火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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